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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回  
申庭训喜克绍书香

话农功请同操家政

这书虽说是种消闲笔墨,无当于文,也要小小有些章法,

比如画家画树,本干枝节,次第穿插,布置了当,仍须渲染烘托

一番,才有生趣。如书中的安水心、佟孺人,其本也,安龙媒、

金、玉姐妹,其干也,皆正文也;邓家父女、张老夫妻、佟舅太太

诸人,其枝节也,皆旁文也。这班人自开卷第一回,直写到上

回,才一一的穿插布置妥贴,自然还须加一番烘托渲染,才完

得这一篇造因结果的文章。这个因,原从安水心先生身上造

来;这个果,一定要向安水心先生结去。这回书,便要表到安

老爷。安老爷自从那年中了进士,用了个榜下知县,这其间过

了三个年头,经了无限沧桑,费了无限周折,直到今日,才把那

些离离奇奇的事拨弄清楚,得个心静身闲,理会到自己身上的

正务。理会到此,第一件关心的便是公子的功名。

这日正遇无事,便当面嘱咐一番,再给他定出个功课来,

好叫他依课程用功,备来年乡试。当下叫了一声“玉格儿”,见

公子不在跟前,便和太太道:“太太,你看玉格这孩子,近来竟

荒得有些外务了。这几天只一叫他,总不见他在这里,难道一

个成人的人,还只管终日偎依在自己屋里不成 ?”

读者,你看安水心先生这几句话,听上去觉得在儿子跟

前,有些督责过严。为人子者,冬温夏清,昏定晨省,出入扶

持,请席请衽,也有个一定的仪节。难道拉屎撒尿的工夫,也

不容他,叫他没日没夜的寸步不离左右不成 ? 却不知这安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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爷,另有一段说不出来的心事。原来他因为自己辛苦一生,遭

际不遇,此番回家,早打了个再不出山的主意,看了看这个儿

子还可以造就,便想要指着这个儿子身上,出一出自己一肚皮

的肮脏气。也深愁他天分过高,未免聪明有余,沉着不足;又

恰恰的在个有妻子则慕妻子的时候,一时两美并收,难保不为

着翠帷锦帐两佳人,误了他玉堂金马三学士。老爷此时,正在

满腔的诗礼庭训待教导儿子一番,才叫了一声,偏偏的不见公

子趋而过庭,便觉得有些拂意。

太太见老爷提着公子不大欢喜,才待叫人去叫他,又虑到

倘他果然偎倚在自己屋里,一时找了来,正触在老爷气头儿

上,难免受场申斥,只说了句:“他方才还在这里来着,此时想

是作什么去 ?”他老夫妻一边教,一边养,却都是疼儿子的一番

苦心;安想他老夫妻这番苦心,偶然话中一问一答,恰恰的被

一个旁不相干的有心人听见了,倒着实的在那里关切,正暗合

了朝中有人好作官那句俗话。朝中有人好作官这句话,读者

切莫把它误认作植党营私一边去。你只看朝廷上,那班大小

臣工,若果然人人心里都是一团人情无理,凡是国家利弊所

在,彼此痛痒相关,大臣有个闻见,便训诫属官;末吏有个知

识,便规谏上宪,一堂和气,大法小廉,不但省了深宫无限宵吁

之劳,暗中还成全了多少人才,培植了多少元气。你道这话,

与这段书什么相干 ? 从来说家国一体,地虽不同,理则一也;

不信,你只看安家那个得用的大丫头长姐儿。

这日当安老爷、安太太说话的时节,那长姐儿正在一旁侍

候,她听得老爷、太太这番话,一时便想到生怕老爷为着大爷

动气,太太看着大爷心疼,大爷受了老爷的教导,脸上下不来,

看着太太的怜惜,心里过不去;两奶奶,既不敢劝老爷,又不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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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太太,更不便当着人周旋大爷。这个当儿,像我这样的受恩

深重,要不拿出个天良来,多句话儿,人家主儿不是花了钱粮

米白养活奴才吗 ? 想到这里,她便搭讪过来,看了看唾沫盒儿

得洗了,便拿上唾沫盒儿,一溜烟出了上屋后门,绕到大爷的

后窗户跟前,悄悄的叫了声:“大奶奶。”又问道:“大爷在屋里

没有 ?”张金凤正在那里给公子做年下戴的帽片儿。何小姐这

些细针线虽来不及,近来也颇动个针线,在那里学着给婆婆作

竖头领儿。这个当儿,针是弄丢了一枚了,线是揪折了两条

了;她姐妹正在一头说笑,一头作活,听得是长姐儿的声音,便

问说:“是姐姐吗 ? 大爷没在屋里,你进来坐坐儿。”她道:“奴

才不进来了,老爷那里嗔着大爷,总不在跟前儿呢 ! 得亏太太

给遮掩过去了。大爷上那儿去了,二位奶奶打发个人儿告诉

一声儿去罢。不然,二位奶奶就上去答应一声儿。”她说完了,

便踅身去洗了那个唾沫盒儿,照旧回到上房来侍候。

金、玉姐妹两个,便也放下活计,到公婆跟前来,太太见了

她两个,便问:“玉格儿竟在家里作什么 ?”何小姐答道:“没在

屋里。”安老爷便皱眉蹙眼的问道:“那里去了 ?”何小姐答道:

“只怕在书房里罢 !”安老爷道:“那书房自从腾给邓九公住了,

这一向那些书还不曾归着清楚,乱腾腾的,他一人扎在那里作

什么 ?”何小姐道:“早收拾出来了。从九公没走的时候,他就

说等这位老人家走后,腾出地方儿来,我可得静一静儿了;及

至送了九公回来,连第二天也等不得,换上衣裳,就带着小子

们收拾了半夜。”安老爷听到这句便有些色霁。何小姐又搭讪

着接上说道:“媳妇们还笑他说:‘何必忙在这一刻。’他说:‘你

们不懂,自从父亲出去这遍,不曾成得名,不曾立得业,倒吃了

许多辛苦,赔了若干银钱。通共算起来,这一遍不是去作官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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竟是为了你我三个了。如今不是容易才完了你我的事,难道

你我作儿女的,还忍看着老人家再去苦挣了来养你我不成 ?

所以我忙着收拾出个书房来,从明日起,便要先和你两个告一

年半的假。’”安太太道:“怎么呀 ! 又怎么不零不搭的,单告一

年半的假呢 ?”张姑娘接口道:“媳妇们也是这等问他,他说:

‘这一年半里头,除了父母安膳之外,你两个的事,什么也不用

来搅我;外面的一切酒食应酬,我打算可辞就辞,可躲就躲;便

是在家,我也一口酒不吃,且尽这一年半的功夫,打叠精神,认

真用用功,先把那举人进士弄到手里,请二位老人家欢喜欢喜

再讲。’”安老爷冷笑道:“他有多大的学力福命,敢说这等狂妄

的满话 ?”安太太道:“这可就叫作小马乍行嫌路窄了。”何小姐

又接着赔笑道:“婆婆只这等说,还不见他说这话的时候大妈

妈似的那个样儿呢,盘着腿儿,绷着脸儿,下巴颏儿底下又没

什么,可尽着伸着三个指头在那里绺胡子似的不住手的绺 !

媳妇们两个,只说了句功也得用,公婆跟前可也得向常去来,

侍候侍候。只这句就教导起来了,向着媳妇们说:‘要你两个

作什么的 ? 此后我在书房里,父母跟前正要你两个随时替我

留心;便是你两个也难得患难里结成姻缘,彼此一同侍奉三位

老人家;凡家里的大小事儿,正该趁这年纪学着作起来,也好

省一省母亲的精神心力。倘然父母有什么要使唤我的去处,

你们却不可拘泥我这话,只管着人告诉我去。’说媳妇们像俩

傻子,又像两三岁的孩子,又不好笑他,只好听一句,答应他一

句。此时公公要有什么话吩咐他,媳妇叫人书房里叫去。”

安老爷方才问这话的时节,本是一脸的怒容;及至听了两

个媳妇这段话,知道这个儿子不但能够不为情欲所累,并且还

能体贴出自己这番苦衷来,不禁喜出望外,说道:“不信我们这

—4—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卷
 
二
十
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个傻哥儿,竟有这股子横劲。”张姑娘也笑道:“自那天说了这

话,天天儿比个走远道儿的还忙呢 ! 等不到天大亮,就起来赶

忙着漱漱口,洗洗脸就走,连个辫子也等不及梳。公公不见他

这些日子早上请安,总是从外头进来 ?”安老爷只喜得不住点

头,因向太太道:“这小子果能如此,其实叫人可疼。”

读者请看普天下的妇道,第一件开心的事,无过丈夫当着

她的面,赞她自己养的儿子。安太太方才见老爷说公子荒得

有些外务,正捏一把汗,怕丈夫动气,儿子吃亏;不想两个媳妇

这一圆和,老爷又一夸奖;况且安老爷向日的方正脾气,从不

听得他轻易夸一句儿子的,今日忽然这样谈起来,欢喜得了不

得 ! 也和老爷闹了个礼行科,说道:“这还不是老爷平日教导

的好处。”因又望着媳妇说道:“他这股子横劲,也不知是他自

已憋出来呀,还是你们俩逼得懒驴子上了磨了呢 ?”安太太口

里是只管这等说,其实心里是因儿子疼媳妇的话;那知这句话

倒说着了,那位打算诗酒风流的公子,可不是被她姐妹一席

话,生生的把个懒驴子逼上了磨了呢 ! 虽然如此,却也不可小

看了这个懒驴子;假如你无论怎样想着方法儿逼他上磨,他是

一个劲儿的屎溺多,坐着陂不上,停了磨了,你又有甚么法儿 ?

只是安老爷那样厚德载福的人,怎得会有这般的儿子 !

安公子这日正在书房里温习旧业,坐到晌午,两位大奶奶

给送到来的滚滚烧饼,又是一大碟炒肉炖焖疙瘩儿,一碟儿风

肉,一小铫儿粳米粥,恰好他读文章,读得有些肚里发空,正用

得着,便拿起筷子来,拣了几片风肉,夹上才咬了一口,听得父

亲叫,登时想起“父召无诺,手执业则投之,食在口则吐之,走

而不趋”的这几句《礼记》来,便连忙恭恭敬敬的答应了一声:

“喷。”放下筷子,把嘴里嚼那口饽饽吐在桌子上,口也不及漱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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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起来,就不慌不忙,斯斯文文,行不由径的走到上房来。老

爷一见,就笑容可掬的道:“罢了,不必了 ! 我叫你原为今日消

闲,想到明年乡试,要催你用起功来;方才听两个媳妇说你自

己已经理会到此,这更好了。只是你现在的功课,打算怎的个

作法 ?”公子回道:“打算先读几天文章,再作一两篇文章,且练

练心思,熟熟笔路。”安老爷道:“是便是了;只这功课,不是从

这里作起。制艺这一道,虽说是个骗功名的学业,若经义不

精,史笔不熟,纵然文章作得锦簇花团,终为无本之学。你的

书虽说不生,荒了也待好一年了,只怕那程老夫子,见你是个

成人之学,也就不肯照小学生一般教你背诵,将来用着它时,

就未免自己信不及。古人三余读书,趁眼前这残冬长夜,正好

把书理一理,再动手作文章不迟。读的文章,有我给你选的那

三十篇启祯、二十篇近料闱墨,简练揣摩足够了,不必贪多。

倒是这理书的工夫,切忌自欺,不可涉猎一道。从明日起,给

你二十天的限,把你读过的十三部经书,以至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

都给我理出来。论不定我要叫你当着两个媳妇背的,小心当

场出丑。”公子自然是听一句,应一句。太太和二位少奶奶,一

边是期望儿子,一边是关切夫婿,觉得有老爷这几句温词严

谕,更可勉励他一番。不想这话,那个长姐儿听见,倒不甚许

可了;她暗暗的纳闷道:“哟 ! 这么些书,也不知有多少本儿,

二十天工夫,一个人儿那儿念得过来呀,这要累着呢 !”你道好

笑不好笑 ? 人家自有天样高明的严父,地样厚博的慈母,再加

花朵儿般、水晶也似的一对佳人守着,还怕体贴不出这个贤

郎、这位快婿的念得过来念不过来,累得着累不着 ? 干卿何

事 ? 却要梅香来说勾当,岂不大怪 ! 不然,揆情度理想了去,

此中也小小的有些天理人情。读者如不见信,只看孟子和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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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,两个人抬了半生的硬杠,抬到后来,也不过一个道得个食

色性也;一个道得个乃若其情,则可以为善矣。

安老爷吩咐完了公子这话,便和太太说道:“玉格的功名,

是我心里第一桩事。第二桩便是我家的家计。我家虽不宽

裕,也还可以勉强温饱,都因我无端的官兴发作,几乎弄得家

破人亡;这仗天祖之灵,才幸而作了个失马塞翁,如今要再去

学那下车冯妇,也就似乎大可不必了。只是我既不作出山之

计,此后衣食两个字,却不可不早为之计。这桩事又苦于我的

尺有所短,这几年,就全仗太太。话虽如此,难道巧媳妇还作

得出没米的粥来不成 ? 我想理财之道,大约总不外乎生计,必

须及早把我家的无用的冗人去一去,无益的繁费省一省,此后

自你我起,都是粗茶淡饭,絮袄布衣,这才是个久远之计。趁

今日稍闲,你我儿媳妇辈,齐集在此,何不大家计议起来 ?”太

太道:“老爷这话虑得很是,我也是这么想着;就只这话说着容

易,作起来只怕也有好些行不去的。就拿去人说,我家这几个

中用些的家人,都是老辈子手里留下的,一时去了,又叫他们

到那儿去;就是这几个雇工儿人,这么个大地方儿,也得这些

人才照应得过来。讲到烦费,第一老爷是不枉花钱的;就是玉

格这么大了,连出去逛个庙,听个戏都不会。此外,老爷想,咱

们家除了过日子外,还有什么烦费的地方儿吗 ? 就勉勉强强

的抠搜些出来,不成局面可就不像样儿了;至于大家的穿的戴

的东西,都是现成儿的,并不是眼下得用钱现置,难道此时倒

弃了这个,另去置絮袄布衣不成 ? 老爷你想我这话,说的是不

是 ?”

安老爷虽是研经铸史的通品,却是个称薪量水的外行,听

了这话,不唯是个至理,并且是个实情,早低下头去,发起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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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,为难起来半日,说道:“这等讲,难道就坐以待毙不成 ?”安

太太道:“老爷别着急,我心里虑了也不是一天儿了。但是,这

话要和我们玉格商量,可是白商量,商量不成,他且和你背上

一大套书,倒把人搅糊涂了。倒是我娘儿三个人前日说闲话

儿,两媳妇说了个主意,我听着竟很有点理,左右闹着没事,老

爷为什么不叫她们说说,老爷听着可行不可行。万一可行,或

者她们说的有什么不是的地方,老爷再给她们校正,我觉着倒

是个正经主意。”安老爷道:“既如此,叫她们都坐下慢的讲。”

安老爷是有旧规矩的:但是赐儿媳坐,那些丫头们便搬过

三张小矮凳儿来,也分个上下手,他三个便斜签着,侍候父母

公婆坐下。这个礼节,我作者也以为然。何以呢 ? 往往见那

些巨族大家,多半礼重于情,久之情为礼制,父子便难免有个

不达之衷,姑媳也就难免有个难伸之隐,也是居家一个大病。

何如他家这等妇子家人联为一体,岂不得些天伦乐趣 ? 至于

那作者著这段书,大约醉翁之意不必在酒,他想是算计到何玉

凤、张金凤两个人,四只小脚儿通共凑起来,不够营造尺三寸

零,要叫她站着商量完了这桩事,那脚后跟可就有些不行了。

当下安老爷见儿媳两旁侍立,便问道:“你们是怎么个见

识,盍各言尔志呢 ?”何小姐先说道:“媳妇们也是那天伺候婆

婆,闲话提到我家家计,偶然说到这句话。其实,事情果然行

得去行不去,媳妇们两个究竟弄得成弄不成,此时也不敢说满

了,还得请示公婆。媳妇在那边跟舅母依着的时候,便听得围

着这座庄园都是我家的地,那时候听着,觉得离自己的心远,

只当闲话儿听过去了。及至过来请示婆婆,才知道这地年终

只进二百几十两银子的租子;问道这个根底,婆婆也不大清

楚。请示公公,果然的这等一块大地,怎的只进这些租子 ? 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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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这地到底有多少顷亩 ?”安老爷见问,先呵嗳了一声,说:“这

句话,竟被你两个把我问倒了。这块地原是我家祖上从龙进

关的时候,占的一块老圈地,当日大的很呢 ! 南北下里,南边

对着我家庄门,那座山的山阳里有一片枫树林子,那地方儿叫

作红树村,从那里起,直到庄后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元武庙止。

东西下里,尽西头儿,有个大苇塘,那地方叫作苇滩,又叫尾塘

堤,那里起直到东边瓦家村我们那座青龙桥;这方圆一片大地

方,当日都是我家的。自从到我手里,便凭庄头年终交这几两

租银,听说当年再多二十余倍还不止,大概从占过来的时候便

有隐瞒下的,失迷着的,甚至从前家人庄头的诡弊,暗中盗典

的都有。这话连我也只听得说。”何小姐道:“只不知这块圈

地,我家可有个什么执照儿没有 ?”安老爷道:“怎的没有 ! 凡

是老圈地都有部颁龙票;那上面东西南北的四至,都开得明

白。只是老年的地,不论顷亩,只在一夫之力,一夫能种这块

地的多少土计算,叫作一顷。所以那顷数,至今我再也弄不清

了。”何小姐道:“果然如此,那就好说了。有了执照,不愁找不

出四至来;按着四至,不愁核不出顷数来;凭顷数,不愁查不出

佃户来。佃户一清,那户现在我家交租,那户不在我家交租,

先得明白了,便可查那不在我家交租佃户名下地租,年年都交

到什么人手里。查出下落来,如果是迷失的、隐瞒的,怎能便

由他隐瞒迷失 ! 只要不究他的已往,便是我家从宽了。即或

其中有庄头盗典出去的,我们既有印契在手里,无论他典到什

么人家,可以取得回来的。如果典价无多,拿着银子照价取回

来,不和他计较长短,也就是我家从宽了。这等一办,又加增

了进项,又恢复了旧产,岂不是好 ! 况且这地又不隔着三五百

里,都围着家门口儿,也容易查。只要查得清楚,敢怕那租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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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原数会多出来,还定不得呢 !”张姑娘道:“我姐姐这话,说的

可真不错。我到了咱们家这一年多,听了听京里置地,敢则和

外省不同,只知合着地价,计算租子,再不想这一亩地有多大

的出息儿。就拿高梁一项讲,除了高粱粒儿算庄稼;高梁苗

儿,就是苕帚;高粱杆儿,就是秣秸;剥下皮儿来,织席作囤;剥

下桔挡儿来,就插灯笼插匣子;看不得那棍子岔子,只作火烧,

可是家家儿用得着的;到了乡下,连那叶子也不白抛,那一桩

不是利息 ? 合在一处,便是一亩地的租子数儿。就让刨除佃

户的人工饭食、牲口口粮去,只怕也不只这几两银子。”

安老爷静听了半日,向太太说道:“太太,你听她两个这段

话,你我竟闻所未闻。”安太太道:“不然我为什么说她们说的

有点理儿呢 !”安老爷道:“我只不解,算你两个都认真读过几

年书,应该粗知些文义罢了,怎的便贯通到此 ? 这却出我意

外。”何小姐笑说道:“公公只想:我妹妹呢,她家本就是个务农

人家;到了媳妇,清山一住三年,眼睛看的是这个,耳朵听的是

这个,便和那些村婆儿、村姑儿讲些的话儿,也无非这个。媳

妇们两个,本是公婆特地娶来的,一个南山里的,一个北村里

的,怎的会不懂呢 ?”

安老夫妻听了这话,益加欢喜。安老爷便说道:“话虽如

此。也亏你两个事事留心。只是要清这项地,也须费我无限

精神;便说弄清了,果然庄头有些私下典出去的,此时又那里

打算这许多地价。”公子听到这里,便站起来禀道:“现放着邓

九太爷给玉凤媳妇帮箱的那份东西呢 ?”老爷道:“唉 ! 那原是

她师傅因她娘家没人疼她的一番深心,自然该留着她自己添

补使用,才不负人家这番美意。怎的作这项用度起来 ?”公子

又回道:“她两个现在的服食器用,都经父母操心,赏得齐全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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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没可添补的地方,月间又有照例的月费,及至有个额外用钱

的去处,还是和父母讨,独自己还用添补些什么 ? 自然该把这

项进奉了父母,作这桩正务才是。”说着,便跪了一跪,说:“务

必请父母赏收。”安太太道:“不害臊,人家媳妇的东西,怎么用

你来这么献勤儿呀 ?”安太太这句话,可招出他后天的一点儿

书毒来了,笑道:“回母亲,哪是她的 ? 连她还是我的;是我的

便是父母的。礼,子妇无私货,无私蓄,无私器,这等讲起来,

哪又是她的 ? 何况此举,本出于媳妇玉凤自己的意思,并且不

但她一人的意思,便是金凤媳妇,也所见略同。不过这话,理

应儿子代她们禀白,才合着唱随的道理。”安太太道:“阿哥,你

别呕我,你只和我简简捷捷的说话。这也值说得没三句话,又

背上了这么一大车书。”谁知他这车书,倒正合了乃父之意,点

头道:“这话太太自然该听不明白,然而却正是妇道应晓得的。

那《内则》有云,凡妇不命适私室,不敢退;妇将有事,大小必请

于舅姑;子妇无私货,无私蓄,无私器,不敢私假,不敢私与。

这篇书,正所以补《曲礼》不足。玉格这话,却是他读书见道的

地方。”金、玉姐妹见公公有些首肯,便一齐说道:“这项金银,

现在既白放着,况且公公眼下,是不打算出去的了,便让玉郎

明年就中举人,后年就中进士,离奉养父母,养活这一家,也还

远着的呢 ! 这个当儿,正是我家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儿,何况

我家又本是个人不敷出的底子,此后日用有个不足,自然还得

从这项里添补着使,与其等到几年儿之后,零星添补完了,另

打主意。何如此时就这项上,定个望远的主意,免得日后打

算。如果办得有个成局,不唯现在的日用够了,便是将来的子

孙,也进则可仕,退亦可农。这话不知公婆想着怎么样 ?”

安老爷听了,连连点首说道:“善哉 ! 三年之内,无饥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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矣 !”说了这句,又低着头,寻思了半晌,说道:“还有一节难处,

果然照这话办起来,自然要办个澈底澄清。那算方田,核堆

垛,却得专门行家,我是逊谢不敏,玉格又不能;便是我家这几

个家人,也没个能的,岂不是依然由着那班庄头拨弄 ?”公子

说:“这桩事,儿子倒看准了一个人,就是我家这叶通便弄得

来。”安老爷道:“他 ? 我平日只看他认得两个字,使着比个寻

常小厮清楚些,这些事他竟弄得吗 ?”公子道:“不但会,并且

精。儿子又怎的晓得 ? 因见我丈人常和他一处讲究,我丈人

拿着本子《九章算法》问他几块怎样畸零的田,凑起来合了多

少亩;几块若干长短的田,凑起来应合多少亩。他拿着面算

盘,空手算着,竟一毫不错。及至他问我丈人多少地,应收多

少高梁麦子谷子,我丈人不用打算盘,说的数目却又和那算法

本子上不差上下,又是怎的一谷二米,怎的一熟两熟,怎的分

少聚多,连那堆垛平尖,都说得出来。据我看起来,大约一边

是从合算来的,一边是从阅历来的。只我听着,觉得比着夏后

氏五十而贡的那章考据题还难些。”安老爷叹道:“如我父子,

正所谓不知稼穑艰难者也 ! 对之得毋少愧 ?”

公子原是说自己不通庶务,不想惹得老人家也谦尊面光

起来。一时要竭力斡旋这句话,便道:“人有不为也,而后可以

有为;便是大圣人,也道得个吾不如老农,吾不如老圃。”安老

爷听了,便正色道:“这几句书讲错了,不是这等讲。吾夫子说

吾不如老农,吾不如老圃这二句话,正是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

欤的铁板注脚。他老人家正在一腔的救世苦衷,没处发泄,想

着假如吾道得行,正好同二三子共襄治理,不想这樊迟是话不

问,偏偏的要请学稼请学圃起来,夫子深恐他走入长沮桀溺的

一路,倘然这班门弟子,都要这等起来,如苍生何 ? 所以才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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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下药,和他讲那上好礼的三句。这两个如字,要作我不照像

老农老圃一样讲,不得作我不及老农老圃讲,合着下文的焉用

稼一句,才是圣人口气;不然,你只看‘道千乘之国,使民以时’

的那个‘时’字,可是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人说得出来的 ?”

安太太听了听事情不曾说出眉目,他又讲起书来了,便

道:“这不是吗 ? 人家媳妇儿在这里说正经的,老爷又说孔夫

子上去了,这都是玉格儿惹出来的。”安老爷道:“天下事除了

取法孔夫子,那里还寻得出个正经来。”太太可真被这老爷呕

得受不得了,说:“老爷,咱们爷儿们娘儿们,现在商量的是吃

饱饭;那位孔夫子,但凡有个吃饱饭的正经主意,怎的周游列

国的时候,半道儿会断儿顿了,拿着升儿籴不出升米来呢 ? 这

难道不是老爷讲给我们听的吗 ?”安老爷道:“此正所谓君子固

穷;又浮海居夷,所以发浩叹也。”安太太只剩了笑,说道:“是

了是了 ! 无论怎么着罢,算我们明白了就完了。老爷此时,只

细想想两媳妇这话是不是,这主意可行不可行;或者老爷还有

个什么驳正指示的,索性就把这话商量定规了。”安老爷道:

“自古道:疑人莫用,用人莫疑。她两个既有这番志向,又说的

这等明白,你我如今竟把这桩事责成她两个办起来,才是正

道;此时岂可误会了那言前定、事前定的两句话,转去三思而

行。”太太道:“不是的,我是犹疑这两小人儿,担不起这么大事

来呀 !”老爷道:“喂,赤也为之小,孰能为之大 ? 不必犹疑。”说

完,便吩咐公子道:“至于你讲的那项金银,也可以不必一定送

到我同你娘跟前来,你只晓得那子妇无私货为通论,可知未有

府库财,非其财者也,尤为论之至通者。只此一言可决,不须

再议。”因又回头向太太说道:“我倒还有一说,我往往见人到

老来,把这份家,自己牢牢的把在手里,不肯交给儿孙,我颇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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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不达。细想起来,大约他那不达,也有两般苦楚。一般苦的

是养着个不肖的子孙,先虑到把我一生艰难创造而来的由他

任意挥霍而去,及至我受了贫苦,还得重新顾瞻他的吃穿;一

段苦的是,养着个好几子,又虑到他虽有养老的孝心,我却把

自立的恒产,便算我假作痴聋,也得刻刻怜恤他的心力不足。

如今我家果然要把这旧业恢复回来,大约足够一年的吃穿用

度,便不愁他们有个心力不足了。再看这三个孩子的居心行

事,还会胡乱挥霍不成 ? 你我就索性把这份家,交给两个媳妇

掌管。两个人之中,玉凤媳妇是个明决气像,便叫她支持门

庭;金凤媳妇是个细腻风光,便叫她料量盐米。我老夫妻,只

替她们出个主意,支个嘴儿。腾出我来,也好趁着这未锢的聪

明,再补读几行未读之书;果有余暇,便任我流览林泉,寄情诗

酒。太太无事,也好带上个眼镜儿,叼袋烟儿,看个牌儿,充个

老太太儿,偿一偿这许多年的操持辛苦。玉格却叫他一意用

功,勉图上进,岂非我家不幸中之一大幸乎 ?”太太见老爷说得

这等高兴,益加欢喜,便道:“我想着也是这样。老爷这样说,

好极了。”因望着两个媳妇笑道:“我再想到我熬了半辈子,直

熬到你们俩进了门,我这斗牌才算奉了明文了。”

张太太自从搬出去之后,每日家里吃过早饭,便进来照料

照料,遇着安老爷不在里头,便同舅太太和安太太闲话,有个

活计也帮着作作。这日进来,正值安老爷在家,她坐了一刻,

便去找舅太太,见舅太太正在那里带了两个妈妈,张罗她姐妹

过冬的里衣儿,她也就帮着作起来。舅太太是个好热闹没脾

气的人,她乐得借她醒醒气儿,解解闷儿,便和她一面料理针

线,一面高谈阔论起来。两个人虽不同道,大约一样的是不肯

白吃亲戚的茶饭的意思。作了一会子,见天不早了,便收了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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